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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教隨筆
宣教隨筆11：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（二）
葉大銘

上期宣教隨筆介紹了一些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的模式，現在介紹一些中國式跨文化交際學。首先我們從論語的溝通方式，看西方傳播學對儒家溝通的一知半解，從而顯示出西方傳播學理論的片面不足夠，需要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的補充。然後介紹一個儒家的傳播學模型，作為一個例子，使我們認識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的重要。
論語的溝通方式

傳播學學者Hui-Ching Chang的一篇文章是針對西方對儒家溝通方式的片面見解。她的論說如下。
一.
西方的演繹

西方對儒家溝通方式的理解是根基於幾條原則：人的定義在乎人際關係，這些關係是按著階層等級，每人按著等級安份守己便帶來社會和諧。因此採用高語境(high context)，間接溝通(indirect communication)，和給面子是保持和諧的關鍵。這個溝通方式是集體主義的方式
。
二.
論語中有關語言和說話的道理

Chang查考論語，發現論語的道理並非如西方的演繹一樣。在論語中孔子有關語言的教導主要是出於道德倫理，而不是出於集體主義。

論語中一些有關語言與道德品格的格言：

子曰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(憲問5)

 孔子曰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(季氏

 5)

子貢曰，君子亦有惡乎。子曰，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(陽貨

 24)

子曰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

已。(學而14)

孔子曰，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

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(季氏10)

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(雍也13)

君子欲訥于言，而敏於行。（裏仁24）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，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

乎哉。顏淵曰，請問其目。子曰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

淵曰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(顏淵1)
從以上的教導，可以看到以下：
1.
語言反映道德品格
2.
君子謙卑慎言
3.
行為比語言更重要
4.
君子按禮而言

西方傳播學主要針對第4點，演繹儒家溝通是集體主義的方式，卻忽略了其他三點都重視個人的溝通表達。按禮而言不是表示受儒家影響的人不能表達個性，而是因為禮包含不同階層的精神，按禮而言就可以帶來和諧
。

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理論將焦點放在幾個價值上，包括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對比，與階層和成就的對比，卻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。從這個研究可以看到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理論的片面不足夠，因此需要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理論的補充。
一個儒家傳播模型

傳播學學者Xiaosui Xiao 和Guo-Ming Chen提出以下的儒家傳播學模型。

西方的傳播能力的定義是根基於個人主義。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，是獨特的，有權利的，與平等的。人際關係是出於共同利益或興趣，而不是因為個人不能離開群體。因此，西方傳播學是圍繞著兩個焦點。

第一，溝通是有方向和目的。人藉溝通來達到某個目的，所以控制是很重要，溝通能力也在乎達到目的與否。

第二，溝通是出於自我，所以著重自我表現(self-assertion)和自我表白(self-disclosure)。溝通能力也按這兩方面評估，在表達思想、感情和信仰時著重貫徹、清晰、直接、和坦誠
。

 儒家的溝通能力則不同。首先，儒家的溝通著重道德倫理。道德是感動人心的力量，每個人都有這能力，所以每個人都有說服力。培養溝通能力，就先要培養道德品行。

其次，儒家提出「感應」的觀念。人類是連接的共同體，A與B溝通，B 受感，就會回應
。感應是人類共有的同感，與合乎道德的回應。

第三，每個人都可以培養道德品格。在溝通上道德的核心就是「誠」，誠心和沒有虛假。

溝通表達于行為時，儒家模型也與西方一樣，著重有效和適當
。但是怎樣定有效和適當呢？儒家模型提倡以社會和諧為目的，以這目的來衡量有效。以道德作為適當的標準。並且以「禮」作為行為的標準，因為禮保存社會的精神和道德，守禮是誠心溝通，守
禮才可以帶來社會和諧
。
結語

本文先從論語的教導，指出西方傳播學(包括西方跨文化交際學)的不足，需要非西方傳播學的補充。然後提出一個儒家傳播模型。其實這個模型在很多方面都符合聖經的教導，不但補足西方傳播學的缺乏，也給基督徒一個可行的模型。當然這模型也不是完整的，也需要西方的模型的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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